


 

 

自 序 

我不曾写过什么小说。这一个集子中所收的不过是小小的故事而

已。其中有几篇是前三四年写的；一大部分则于去年八月，旅居巴黎

的时候写成。我在巴黎的生活，除了几次特约几个朋友到郊外的宫堡

去以外，白天不是到国立图书馆，便是到洛弗博物院。到了晚上，也

有几次上歌剧院，也有几次坐坐孟巴那斯的咖啡馆，但在家的时候最

多。因此，便在斗室的灯下，随意的写了那几篇故事。其总名，原来

定为《家庭的故事》，发表时却各以篇名为名，并没附上这个总名。 

中国的家庭，是一个神妙莫测的所在。凭我良心的评判，我实在

说不出它究竟是好，还是坏，更难于指出它的坏处何在，或好处何

在。但从那几篇的故事中或可以略略看出这个神妙莫测的将逝的中国

旧家庭的片影吧。 

我写这些故事，当然未免有几分的眷恋。然而我可以说，他们并

不是我自己的回忆录，其中或未免有几分是旧事，却决不是旧事的纪

实。其中人物更不能说是真实的。或者有人看来觉得有些像真实者，

那是因为这种型式的人，到处都可遇到，所以他们便以为写的像他或

像她。其实全不是那末一回事。我写的是旧家庭的“积影”，其中的

人物也都是“积影”，决不曾影射过某人某人，或影射过某事某事。

如果有人要为这些故事做索隐，其结果恐怕也将等于《红楼梦》索隐

之类的“一无是处”。 

我生平最恨黑幕派的小说或故事，当然自己决不会写出有“索

隐”的可能的故事来！ 

我对于旧家庭，旧人物，似乎没有明显的谴责，也许反有些眷

恋。这一点，看书的人当然是明白的，许许多多的悲剧，还不都是那



 

 

些旧家庭酝酿出来的么？不过假定他们是“坏的”，或“不对的”，

那是他们本身的罪恶么？ 

我应该在此谢谢叶圣陶君，他为我校正了好多地方；还要谢谢徐

调孚君，他为我收集了这末一册我自己没有工夫去收集的。其他还有

几位督促我出版本书的，也要在此总谢一声。没有他们的督促与鼓

励，本集是不会与读者相见的；在其中，老舍君是特别要举出的。 

1928年 10月 24日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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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 

我家养了好几次猫，结局总是失踪或死亡。三妹是最喜欢猫的，

她常在课后回家时，逗着猫玩。有一次，从隔壁要了一只新生的猫

来。花白的毛，很活泼，常如带着泥土的白雪球似的，在廊前太阳光

里滚来滚去。三妹常常的，取了一条红带，或一根绳子，在它面前来

回的拖摇着，它便扑过来抢，又扑过去抢。我坐在藤椅上看着他们，

可以微笑着消耗过一二小时的光阴，那时太阳光暖暖的照着，心上感

着生命的新鲜与快乐。后来这只猫不知怎地忽然消瘦了，也不肯吃东

西，光泽的毛也污涩了，终日躺在厅上的椅下，不肯出来。三妹想着

种种方法逗它，它都不理会。我们都很替它忧郁。三妹特地买了一个

很小很小的铜铃，用红绫带穿了，挂在它颈下，但只显得不相称，它

只是毫无生意的，懒惰的，郁闷的躺着。有一天中午，我从编译所回

来，三妹很难过的说道：“哥哥，小猫死了！” 

我心里也感着一缕的酸辛，可怜这两月来相伴的小侣！当时只得

安慰着三妹道：“不要紧，我再向别处要一只来给你。” 

隔了几天，二妹从虹口舅舅家里回来，她道，舅舅那里有三四只

小猫，很有趣，正要送给人家。三妹便怂恿着她去拿一只来。礼拜

天，母亲回来了，却带了一只浑身黄色的小猫同来。立刻三妹一部分

的注意，又被这只黄色小猫吸引去了。这只小猫较第一只更有趣，更

活泼。它在园中乱跑，又会爬树，有时蝴蝶安详地飞过时，它也会扑

过去捉，它似乎太活泼了，一点也不怕生人，有时由树上跃到墙上，

又跑到街上，在那里晒太阳。我们都很为它提心吊胆，一天都要“小

猫呢？小猫呢？”查问得好几次。每次总要寻找了一回，方才寻到。

三妹常指它笑着骂道：“你这小猫呀，要被乞丐捉去后才不会乱跑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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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我回家吃中饭，总看见它坐在铁门外边，一见我进门，便飞也

似的跑进去了。饭后的娱乐，是看它在爬树。隐身在阳光隐约里的绿

叶中，好像在等待着要捉捕什么似的。把它抱了下来，一放手，又极

快的爬上去了。过了二三个月，它会捉鼠了。有一次，居然捉到一只

很肥大的鼠，自此，夜间便不再听见讨厌的吱吱的声了。 

某一日清晨，我起床来，披了衣下楼，没有看见小猫，在小园里

找了一遍，也不见。心里便有些亡失的预警。 

“三妹，小猫呢？” 

她慌忙的跑下楼来，答道：“我刚才也寻了一遍，没有看见。” 

家里的人都忙乱的在寻找，但终于不见。 

李嫂道：“我一早起来开门，还见它在厅上。烧饭时，才不见了

它。” 

大家都不高兴，好像亡失了一个亲爱的同伴，连向来不大喜欢它

的张婶也说：“可惜，可惜，这样好的一只小猫。” 

我心里还有一线希望，以为它偶然跑到远处去，也许会认得归途

的。 

午饭时，张婶诉说道：“刚才遇到隔壁周家的丫头，她说，早上

看见我家的小猫在门外，被一个过路的人捉去了。” 

于是这个亡失证实了。三妹很不高兴的，咕噜着道：“他们看见

了，为什么不出来阻止？他们明晓得它是我家的！” 

我也怅然的，愤恨的，在诅骂着那个不知名的夺去我们所爱的东

西的人。 

自此，我家好久不养猫。 

冬天的早晨，门口蜷伏着一只很可怜的小猫。毛色是花白，但并

不好看，又很瘦。它伏着不去。我们如不取来留养，至少也要为冬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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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饥饿所杀。张婶把它拾了进来，每天给它饭吃。但大家都不大喜欢

它，它不活泼，也不像别的小猫之喜欢顽游，好像是具着天生的忧郁

性似的，连三妹那样爱猫的，对于它也不加注意。如此的，过了几个

月，它在我家仍是一只若有若无的动物。它渐渐的肥胖了，但仍不活

泼。大家在廊前晒太阳闲谈着时，它也常来蜷伏在母亲或三妹的足

下。三妹有时也逗着它玩，但没有对于前几只小猫那样感兴趣。有一

天，它因夜里冷，钻到火炉底下去，毛被烧脱好几块，更觉得难看

了。 

春天来了，它成了一只壮猫了，却仍不改它的忧郁性，也不去捉

鼠，终日懒惰的伏着，吃得胖胖的。 

这时，妻买了一对黄色的芙蓉鸟来，挂在廊前，叫得很好听。妻

常常叮嘱着张婶换水，加鸟粮，洗刷笼子。那只花白猫对于这一对黄

鸟，似乎也特别注意，常常跳在桌上，对鸟笼凝望着。 

妻道：“张婶，留心猫，它会吃鸟呢。” 

张婶便跑来把猫捉了去，隔一会，它又跳上桌子对鸟笼凝望着

了。 

一天，我下楼时，听见张婶在叫道：“鸟死了一只，一条腿被咬

去了，笼板上都是血。是什么东西把它咬死的？” 

我匆匆跑下去看，果然一只鸟是死了，羽毛松散着，好像它曾与

它的敌人挣扎了许久。 

我很愤怒，叫道：“一定是猫，一定是猫！”于是立刻便去找

它。 

妻听见了，也匆匆的跑下来，看了死鸟，很难过，便道：“不是

这猫咬死的还有谁？它常常对鸟笼望着，我早就叫张婶要小心了。张

婶！你为什么不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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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婶默默无言，不能有什么话来辩护。 

于是猫的罪状证实了。大家都去找这可厌的猫，想给它以一顿惩

戒。找了半天，却没找到。我以为它真是“畏罪潜逃”了。 

三妹在楼上叫道：“猫在这里了。” 

它躺在露台板上晒太阳，态度很安详，嘴里好像还在吃着什么。

我想，它一定是在吃着这可怜的鸟的腿了，一时怒气冲天，拿起楼门

旁倚着的一根木棒，追过去打了一下。它很悲楚的叫了一声“咪

呜！”便逃到屋瓦上了。 

我心里还愤愤的，以为惩戒得还没有快意。 

隔了几天，李嫂在楼下叫道：“猫，猫！又来吃鸟了。”同时我

看见一只黑猫飞快的逃过露台，嘴里衔着一只黄鸟。我开始觉得我是

错了！ 

我心里十分的难过，真的，我的良心受伤了，我没有判断明白，

便妄下断语，冤苦了一只不能说话辩诉的动物。想到它的无抵抗的逃

避，益使我感到我的暴怒，我的虐待，都是针，刺我的良心的针！ 

我很想补救我的过失，但它是不能说话的，我将怎样的对它表白

我的误解呢？ 

两个月后，我们的猫忽然死在邻家的屋脊上。我对于它的亡失，

比以前的两只猫的亡失，更难过得多。 

我永无改正我的过失的机会了！ 

自此，我家永不养猫。 

1925年 11月 7日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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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波 

楼上洗牌的声音瑟啦瑟啦的响着，几个人的说笑、辩论、计数的

声音，隐约的由厚的楼板中传达到下面。仲清孤寂的在他的书房兼作

卧房用的那间楼下厢房里，手里执着一部屠格涅夫的《罗亭》在看，

看了几页，又不耐烦起来，把它放下了，又到书架上取下了一册《三

宝太监下西洋演义》来；没有看到二三回，又觉得毫无兴趣，把书一

抛，从椅上立了起来，微微的叹了一口气，在房里踱来踱去。壁炉架

上立着一面假大理石的时钟，一对青磁的花瓶，一张他的妻宛眉的照

片。他见了这张照片，走近炉边凝视了一会，又微微的叹了一口气。

楼上啪，啪，啪的响着打牌的声音，他自言自语的说道：“唉，怎么

还没有打完！” 

他和他的妻宛眉结婚已经一年了。他在一家工厂里办事，早晨八

九点时就上工去了，午饭回家一次，不久，就要去了。他的妻在家里

很寂寞，便常到一家姨母那里去打牌，或者到楼上她的二姊那里，再

去约了两个人来，便又可成一局了。 

他平常在下午五点钟，从工厂下了工，匆匆的回家时，他的妻总

是立在房门口等他，他们很亲热的抱吻着。以后，他的妻便去端了一

杯牛奶给他喝。他一边喝，一边说些在工厂同事方面听到的琐杂的有

趣的事给她听：某处昨夜失火，烧了几间房子，烧死了几个人；某处

被强盗劫了，主人跪下地去恳求，但终于被劫去多少财物或绑去了一

个孩子，这些都是很刺激的题目，可以供给他半小时以上的谈资。然

后他伏书桌上看书，或译些东西，他的妻坐在摇椅上打着绒线衫或袜

子，有时坐在他的对面，帮他抄写些诗文，或誊清文稿。他们很快活

的消磨过一个黄昏的时光，晚上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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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一礼拜总有一二次，他的妻要到楼上或外面去打牌去。他匆

匆的下了工回家，渴想和他的妻见面，一看，她没有立在门口，一缕

无名怅惘便立刻兜上心来。懒懒的推开了门口进去，叫道：“蔡嫂，

少奶奶呢？”明晓得她不在房里，明晓得她到什么地方去，却总要照

例的问一问。 

“少奶奶不在家，李太太请她打牌去了。”蔡嫂道。 

“又去打牌了！前天不是刚在楼上打牌的么？”他恨恨的说道，

好像是向着蔡嫂责问。“五姨也太奇怪了，为什么常常叫她去打牌？

难道她家里没有事么？”他心里暗暗的怪着他的五姨。桌上报纸凌乱

的散放着，半茶碗的剩茶也没有倒去，壁炉架上的花干了也不换，床

前小桌上又是几本书乱堆着，日历也已有两天不扯去了，椅子也不放

在原地方，什么都使他觉得不适意。 

“蔡嫂，你一天到晚做的什么事？怎么房间里的东西一点也不收

拾收拾？” 

蔡嫂见惯了他的这个样子，晓得他生气的原因，也不去理会他，

只默默的把椅子放到了原位，桌上报纸收拾开了，又到厨房里端了一

碗牛奶上来。 

他孤寂无聊的坐着，书也不高兴看，有时索性和衣躺在床上，默

默的眼望着天花板。晚饭是一个吃着，更觉得无味。饭后摊开了稿纸

要做文章，因为他的朋友催索得很紧，周刊等着发稿呢。他尽有许多

的东西要写，却总是写不出一个字来。笔杆似乎有千钧的重，他简直

没有决心和勇气去提它起来。他望了望稿纸，叹了一口气，又立起身

来，踱了几步，穿上外衣，要出去找几个朋友谈谈，却近处又无人可

找。自他结婚以后，他和他的朋友们除了因公事或宴会相见外，很少

特地去找他们的。以前每每的强拽了他们上王元和去喝酒，或同到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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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路旧书摊上走走。婚后，这种事情也成了绝无仅有的了。渐渐的成

了习惯以后，便什么时候也都懒得去找他们了。 

街上透进了小贩们卖檀香橄榄，或五香豆的声音。又不时有几辆

黄包车衣挨衣挨的拖过的声响。马蹄的的，是马车经过了。汽号波波

的，接着是飞快的呼的一声，他晓得是汽车经过了。又时时有几个行

人大声的互谈着走过去。一切都使他的房内显得格外沉寂。他脱下了

外衣，无情无绪的躺在床上，默默的不知在想些什么。 

当，当，当，他数着，一下，二下，壁炉架上的时钟已经报十点

了，他的妻还没有回来。他想道：“应该是回来的时候了。”于是他

的耳朵格外留意起来，一听见衣挨衣挨的黄包车拖近来的声音，或马

蹄的的的走过，他便谛听了一会，站起身来，到窗户上望着，还预备

叫蔡嫂去开门。等了半晌，不见有叩门的声音，便知道又是无望了，

于是便恨恨的叹了一口气。 

如此的，经了十几次，他疲倦了，眼皮似乎强要阖了下来，觉得

实在要睡了，实在不能再等待了，于是勉强的立了起身，走到书桌

边，气愤愤的取了一张稿纸，涂上几个大字道：“唉！眉，你又去了

许久不回来！你知道我心里是如何的难过么？你知道等待人是如何的

苦么？唉，亲爱的眉，希望你下次不要如此！” 

他脱下衣服，一看钟上的短针已经指了十二点。他正钻进被窝

里，大门外仿佛有一辆黄包车停下，接着便听见门环嗒、嗒、嗒的响

着，“蔡嫂，蔡嫂，开门！”是他的妻的声音。蔡嫂似乎也从睡梦中

惊醒，不大愿意的慢吞吞的起身去开门。“少爷睡了么？”他的妻问

道。“睡了，睡了，早就睡了。”蔡嫂道。 

他连忙闭了双眼，一动不动的，假装已经熟睡。他的妻推开了房

门进来。他觉得她一步步走近床边，俯下身来，冰冷的唇，接触着他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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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唇，他懒懒的睁开了眼，叹道：“怎么又是十二点钟回来！”她带

笑的道歉道：“对不住，对不住！”一转身见书桌上有一张稿纸写着

大字，便走到桌边取来看。她读完了字，说道：“我难道不痛爱你？

难道不想最好一刻也不离开你！但今天五姨特地差人来叫我去。上一

次已经辞了她，这一次却不好意思再辞了。再辞，她便将误会我对她

有什么意见了。今天晚饭到九点半钟才吃，你知道她家吃饭向来是很

晏的，今天更特别的晏。我真急死了！饭后还剩三圈牌，我以为立刻

可以打完，不料又连连的连庄，三圈牌直打了两点多钟。我知道你又

要着急了，时时看手表，催他们快打。惹得他们打趣了好一会。”说

时，又走近了床边，双手抱了他的头，俯下身来连连的吻着。 

他的心软了，一阵的难过，颤声的说道：“眉，我不是不肯叫你

去玩玩。终日闷在家里也是不好的。且你的身体又不大强壮，最好时

时散散心。但太迟了究竟伤身体的。以后你打牌尽管打去，不过不要

太迟回来。” 

她感动的把头倚在他身上说道：“晓得了，下次一定不会过十点

钟的，你放心！” 

他从被中伸出两只手来抱着她。久久的沉默无言。 

隔了几天，她又是很迟的才回家。他真的动了气，躺在床上只不

理她。 

“又不是我要迟，我心里正着急得了不得！不过打牌是四个人，

哪里能够由着我一个人的主意。饭后打完了那一圈牌，我本想走了，

但辛太太输得太利害了，一定要反本，不肯停止。我又是赢家，哪里

好说一定不再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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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你不守信用，我也不守信用。前天我们怎么约定的？你少

打牌，我少买书。现在你又这么样晚的回家，我明天也一定要去买一

大批的书来。” 

“你有钱，你尽管去买好了。只不要欠债！看你到节下又要着急

了！我每次打牌你总有话说，真倒霉！做女人家一嫁了就不自由，

唉！唉！”她也动了气，脸伏在桌上，好像要哽咽起来。 

他连忙低头下心的劝道：“不要着急，不要着急，我说着玩玩

的！房里冷，快来睡！” 

她伏着头在桌上，不去理会他。他叹道：“现在你们女人家真快

活了。从前的女人哪里有这个样子！只有男人出去很晚回来，她在家

里老等着，又不敢先睡。他吃得醉了回来，她还要小心的侍候他，替

他脱衣服，还要受他的骂！唉，现在不同了！时代变了，丈夫却要等

待着妻子了！你看，每回都是我等待你。我哪一次有晚回来过，有劳

你等过门？” 

她抬起头来应道；“自然喽，现在是现在的样子！你们男子们舒

服好久了，现在也要轮到我们女子了！” 

他噗哧的一声笑了，她也笑了。 

如此的，他们每隔二三个礼拜总要争闹一次。 

这一次，她是在楼上打牌。她的二姊因为没事做，气闷不过，所

以临时约了几个人来打小牌玩玩。第一个自然是约她了。因为是临时

约成的，所以没有预先告诉他。他下午回家手里拿着一包街上买的他

的妻爱吃的糖炒栗子，还是滚热的，满想一进门，就扬着这包栗子，

向着他的妻叫道：“你要不要？”不料他的妻今天却没有立在房门

口，又听见楼上的啪，啪，啪的打牌声及说笑声，知道她一定也在那

里打牌了，立刻便觉得不高兴起来，紧皱着双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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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什么都觉得无趣，读书，做文，练习大字，翻译。如热锅上蚂

蚁似的，东爬爬，西走走，都无着落处。又赌气不肯上去看看她，只

叫蔡嫂把那包栗子拿上楼去，意思是告诉她，他已经回来了。满望她

会下楼来看他一二次，不料她却专心在牌上，只叫蔡嫂预备晚饭给他

吃，自己却不动身，这更使他生气。“有牌打了，便什么事都不管

了，都是假的，平常亲亲热热的，到了打牌时，牌便是她的命了，便

是她的唯一的伴侣了。”他只管叽哩咕噜的埋怨着，特别怨她的是今

天打牌没有预先通知他。这个出于意外的离别，使他异常的苦闷。 

书桌上镇纸压着一张她写的信： 

我至亲爱的清，你看见我打牌一定很生气的。我今天本来不想打

牌，她们叫我再三我才去打的。并且你叫我抄写的诗，我都已抄好了

半天了。你说要我抄六张，但是你所选的只够抄三张。你回来，请你

再选些，我明天再替你抄。我亲爱的，千万不要生气， 你生气，我

是很难过的。这次真的我并没有想打牌。都是二姊她自己打电话去叫

七嫂和陈太太，我并不知道，如果早知道，早就阻止她了。千万不要

生气，我难道不爱你么？请你原谅我吧！你如果生气，我心中是非常

的不安的！二姊后来又打一次电话去约七嫂。她说，明天来，约我在

家等她。二姊不肯，一定要她来。我想宁可今晚稍打一会，明天就不

打了。因为明天是你放假的日子，我不应该打牌，须当陪你玩玩，所

以没有阻止她，你想是么？明天一块去看电影，好么？我现在向你请

假了，再会！ 

你的眉 

他手执这封信，一行一行的看下去，眼睛渐渐朦胧起来，不觉

的，一大滴的眼泪，滴湿了信纸一大块。他心里不安起来。他想：他

实在对待眉太残酷了！眉替他做了多少事情！管家记账，打绒线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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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还替他抄了许多书，不到一年，已抄有六七册了。他半年前要买

一部民歌集，是一部世间的孤本，因为嫌它定价略贵，没有钱去买，

心里却又着实的舍不下，她却叫他向书坊借了来，昼夜不息的代他抄

了两个多月，把四大厚册的书全都抄好了。他想到这里，心里难过极

了！“我真是太自私了！太不应该了！有工作，应该有游戏！她做了

一个礼拜的苦工，休息一二次去打牌玩玩。难道这是不应该么？我为

什么屡次的和她闹？唉，太残忍了，太残忍了！”他恨不得立刻上楼

去抱着她，求她宽恕一切的罪过，向她忏悔，向她立誓说，以后决不

干涉她的打牌了，不再因此埋怨她了。因为碍着别人的客人在那里，

他又不敢走上去。他想等她下楼来再说吧。 

时间一刻一刻的过去。他清楚的听着那架假大理石的时钟，的嗒

的嗒的走着，且看着它的长针一分一分的移过去。他不能看书，他一

心只等待着她下楼。他无聊的，一秒一秒的计数着以消磨这个孤寂的

时间。夜似乎比一世纪还长。当、当、当已经十一点钟了。楼上还是

啪、啪、啪的灯着牌，笑语的，辩论的，不像要终止的样子。他又等

得着急起来了！“还不完，还不完！屡次告诉她早些打完，总是不听

话！”他叹了一口气，不觉的又责备她起来。拿起她的信，再看了一

遍，又叹了一口气，连连的吻着它，“唉！我不是不爱你，不是不让

你打牌，正因为爱你，因为太爱你了，所以不忍一刻的离开你，你不

要错怪了我！”他自言自语着，好像把她的信当作她了。 

等待着，等待着，她还不下来。楼上的洗牌声瑟啦瑟啦的响着，

几个人的说笑、辩论、计数的声音，隐约的由厚的楼板中传达到下

面。似乎她们的兴致很高，一时决不会散去。他无聊的在房里踱来踱

去，心里似乎渴要粘贴着什么，却又四处都是荒原，都是汪汪的大

洋，一点也没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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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点钟了，她们还在啪、啪、啪的打牌，且说着笑着。“快

乐”使她们忘了时间的长短，他却不能忍耐了。他恨恨的脱了衣服，

钻到被中，却任怎样也不能闭眼睡去。“唉！”他曼声的自叹着，睁

着眼凝望着天花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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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之幸运 

天一书局送了好几部古书的头本给仲清看。一本是李卓吾评刻的

《浣纱记》的上册，附了八页的图，刻得极为工致可爱，送书来的伙

计道：“这是一部不容易得到的传奇。李卓吾的书在前清是禁书。有

好些人都要买它呢。您老人家是老交易，所以先送给您老人家看。”

又指着另外一本蓝面子、洁白的双丝线订着的《隋唐演义》，道：

“这是褚氏原刻的，头本有五十张细图呢，您老人家看看，多末好，

多末工细！”说着，便翻几页给他看，“一页也不少，的确是原刻

的，字刻一点也不模糊，连框也多末完整。我们老板费了很贵的价

钱，昨天才由同行转让来的，刚才拿到手呢。”又指着一本很污秽的

黄面子虫蚀了好几处的书道：“这是明刻的《隋炀艳史》，外面没有

见过。今早才收进来，还没有装订好呢。您老人家如要，马上就可以

去装订。看看只有八本，衬订起来可以有十六本，还是很厚的呢。老

板说，他做了好几十年的生意，这部书连不曾买过呢。四十回，每回

有两张图，共八十张图，都是极精工的。”又指着一本黄面子装订得

很好看的书道：“这是《笑史》，共十六册，龙子犹原编，李笠翁改

订的，外间也极少见。”这位伙计晓得他极喜欢这一类的书，且肯出

价钱，所以一本本的指点给他看。此外还有几部词选，却是不大重要

的。 

仲清默默的坐在椅上，听着伙计流水似的夸说着，一面不停手的

翻着那几本书。书委实都是很好的，都是他所极要买下的，那些图他

尤其喜欢。那种工致可爱的木刻，神采奕奕的图像，不仅足以考证古

代的种种制度，且可以见三四百年前的雕版与绘画的成绩是如何的进

步。那几个刻工，细致的地方，直刻得三五寸之间可以容得十几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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